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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改後共軍聯合後勤保障體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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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習近平於 2015年 11月 24日下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動員令後，
共軍也次第針對聯合後勤保障體系與國防動員體系進行調整。其中，在聯

合後勤保障體系方面，調整重點計有「優化領導指揮關係」、「優化保障

力量」，和「融入聯合作戰指揮體制」。國防動員體系的調整重點則為省

軍區轉隸軍委國防動員部，並成為國防動員最重要的執行機構。

當共軍在 2020年初奉命投入湖北各地的新冠肺炎防治後，馳援的共
軍以聯勤保障體系與國防動員體系所屬單位為主，使這二體系獲得大規模

實兵驗證的機會。例如共軍聯勤保障體系，就在「物資供應保障、衛勤保

障、運輸投送保障」等方面，獲得不少實兵驗證的機會。至於國防動員體

系則可觀察到：(1)「國防動員資訊數據化」實戰化運用；(2)對「輔助動員」
模式進行驗證；(3) 對「跨區機動」進行實兵演練；(4) 對「專項動員」進
行實兵演練；(5)動員「新質民兵」參加等情形。

關鍵詞：聯勤保障、國防動員、省軍區、疫情防控狙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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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習近平於 2020年 1月 27日作出「重要指示」，正式動員各級黨組織、黨員
幹部，投入「疫情防控狙擊戰」後（新華網 2020），共軍開始大力支援各地的疫
情防治工作。由於病毒的高傳染性，和中共為控制疫情所下達的封城令，衍生的人

員及物資供給需求，使馳援湖北的共軍，以聯合後勤保障體系和國防動員體系所屬

單位為主，讓外界獲得一個機會，觀察共軍推動軍事改革（以下簡稱軍改）後，這

二大體系的設計及運作情形。

鑒於共軍甚少主動釋出和聯合後勤保障體系與國防動員體系運作細節有關的

官方文件，因此，本文主要透過蒐集與分析共軍學者在《國防》和《軍事交通學院

學報》等軍方專業學術期刊上，所發布的學術論文與研究報告，輔以《解放軍報》

和《新華網》等官方媒體的報導，來進行分析。其中，共軍專業學術期刊論文的作

者，絕大部分是共軍內部負責相關任務的指揮與參謀人員、軍事院校教授教師、在

相關軍事院校中進修的軍官，和特定領域的科研人員，使他們的著作能提供比官方

媒體更多面向、更客觀、也更接近官方文件的資訊。

透過對前述資料的分析，本文將依序探討下列子題：一、軍改後共軍的聯合後

勤保障體系；二、軍改後共軍的國防動員體系；三、共軍聯合後勤保障體系與國防

動員體系在湖北抗疫中的運作情形與評估。

貳、軍改後共軍的聯合後勤保障體系

2015年 9月 3日，習近平在北京所舉行的閱兵儀式中，公開宣布將裁軍三十
萬（新華網 2015a），被視為中共此波軍事改革的起點。在習近平宣布裁軍後，中
共中央軍委隨即於 2015年 11月 24日在北京召開改革工作會議，由習近平正式下
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動員令（新華網 2015b）。

然而，關於聯合後勤保障體系改革的論證，早在習近平宣布裁軍前就已開

始。2012年底，習近平在共軍一場內部會議中，就指示要將「建設保障打贏現代
化戰爭的後勤、服務部隊現代化建設的後勤，和向信息化轉型的後勤」，作為「現

代後勤三大建設任務」（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2014, 61）。在指示下達後，共
軍遂從 2013年到 2015年，照前述三大建設任務對聯合後勤保障體系的改革進行規
劃與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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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改正式啟動後，共軍即根據 2013年到 2015年的論證結果，在 2015年底印
發的《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中，明確提出：

調整改革後勤保障領導管理體制，以現行聯勤保障體制為基礎，調整優

化保障力量和領導指揮關係，構建與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相適應，統分結

合、通專兩線的後勤保障體制（新華網 2016）。

換言之，在此波軍改中，聯勤保障體制的調整重點計有「優化領導指揮關

係」、「優化保障力量」，和「融入聯合作戰指揮體制」。

一、優化領導指揮關係

在領導指揮關係的優化調整方面，可區分為中央軍委、軍（兵）種和戰區三個

層面。

在中央軍委層面，將原本的總後勤部調整為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為中央軍委

的「參謀機關、服務機關、執行機關」，主要職責為「履行全軍後勤保障的規劃制

度、政策研究、標準制定與檢查監督」：並以後勤保障部人員為核心，在中央軍委

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內成立後勤保障部門（農清華 2019, 15）。１
1

在軍（兵）種層面，包括調整組建陸軍後勤部，整編海軍、空軍、火箭軍後勤

部，主要職責為指導該軍種部隊的後勤建設，與組織該軍種專用後勤保障和部分區

域聯勤保障（農清華 2019, 15）。在新成立的戰略支援部隊中，調整組建戰略支援
部隊參謀部戰勤計畫局，負責該部隊的通用後勤和通用裝備保障的計畫協調（農清

華 2019, 15-16），與其他軍種後勤部主要以專用後勤為主的狀況不同。
在戰區層面，戰區聯合參謀部編設戰勤局，負責保障戰區首長指揮協調戰區內

的後勤保障和裝備保障，並指揮「聯勤保障中心」，遂行聯勤保障和戰役支援保障

任務（農清華 2019, 16）。
軍改後共軍聯合後勤保障體系的領導指揮關係如表 1。

註１	 作者農清華撰稿時為中共國防大學聯合勤務學院聯合勤務指揮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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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軍改後共軍聯合後勤保障體系的領導指揮關係

層　級 名稱與主要職掌

中央軍委 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

（履行全軍後勤保障的制度規劃、政策研究、標準制定與檢查監督）

軍　種 調整組建陸軍後勤部，整編海軍、空軍、火箭軍後勤部

（軍種專用後勤）

戰略支援部隊參謀部戰勤計畫局 

（通用後勤和通用裝備）

戰　區 戰區聯合參謀部戰勤局

（協助戰區司令員指揮協調戰區內的後勤保障和裝備保障）

說明：作者自行製作

資料來源：農華清（2019）

二、優化保障力量

在保障力量的優化調整方面，最重要的措施為依照「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

種主建」總原則，於 2016年 9月 13日成立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防部 2016），作為實施聯勤保障和戰略戰役支援保障任務的主體力量（昝
旺、牛永界、席兆明 2019, 73）。

2

２照共軍的設計，聯勤保障部隊是中央軍委直轄

的戰略戰役保障拳頭力量，將扮演聯合作戰後勤的主幹和精銳（鄭澤欽、李媛媛、

郭健科 2019, 85）。
3

３

聯勤保障部隊是以原本的武漢後方基地機關為基礎，納入原本七大軍區的聯勤

部機關和各軍（兵）種部分人員，調整組建成歸中央軍委建置、接受中央軍委聯合

作戰指揮中心指揮的武漢聯勤保障基地（農清華 2019, 15）。在 2018年初，武漢
聯勤保障基地由原本的正軍級升格為副戰區級，行使大單位權限，接受中央軍委後

勤保障部的業務指導，幾乎已成為獨立的聯勤兵種（農清華 2019, 16）。
在武漢聯勤保障基地之下，為以原七大軍區內各個聯勤分部及相關聯勤保障力

量為基礎，調整組建的無錫、西寧、桂林、瀋陽和鄭州等五個聯勤保障中心，在行

政管理上歸武漢聯勤保障基地建置領導，在作戰指揮上則分別接受東部、西部、南

註２	 作者牛永界撰稿時為中共陸軍勤務學院副教授。

註３	 作者撰稿時都服務於中共陸軍勤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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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北部及中部等五大戰區的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指揮（農清華 2019, 15）。
任務分工上，武漢聯勤保障基地承擔戰略儲備任務（劉學、高飛2017, 36），

4

４ 
五大聯勤保障中心負責所支援戰區的物資供應保障、衛勤保障、運輸投送保障，與

軍事設施保障等任務（昝旺、牛永界、席兆明 2019, 73）。
在聯勤保障部隊成立後，戰區軍種及其以下部隊的後勤機關與裝備機關也合

併，組建新的保障部（處）機關，負責所屬部隊的後勤與裝備建設、後勤與裝備保

障，並肩負指定區域的聯勤保障任務（農清華 2019, 16）。
透過前述調整措施，使共軍不僅形成「以聯勤部隊為主幹、軍種為補充，統分

結合、通專兩線」的後勤保障體制（昝旺、牛永界、倪小橋、李子豪 2018, 55）； 
更使共軍在後勤保障體制內，形成「平時的行政管理鏈」和「戰時的作戰指揮鏈」。

其中，「行政管理鏈」是由「中央軍委—武漢聯勤保障基地、軍種後勤—

戰區聯勤保障中心、戰區軍種後勤—聯勤保障部隊」所形成的四級聯勤建設管

理鏈，對各級聯勤保障力量進行建設管理（農清華 2019, 17）；並置重點於運輸投
送、應急保障、保障基地等的建設工作，和藉由「軍民融合」，進一步運用民間資

源來增加後勤保障的能量與品質（農清華 2019, 17）。
至於「作戰指揮鏈」，是由「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後勤保障部門、中央

軍委後勤保障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後勤部門、聯勤保障機構—聯勤保障

部隊」所形成，使後勤保障指揮能融入聯合作戰指揮體系（農清華 2019, 16）；
5

５

且具有淺縱深、寬幅度的體制結構特點，符合現代化資訊作戰在組織結構上應盡可

能扁平化的要求（黃天信 2019, 44）。
6

６

三、融入聯合作戰指揮體制

在戰區層級的實際運作上，區分為平時和戰時。

若為平時，則由任務部隊將通用物資需求提報至聯勤保障中心，專用物資需求

提報至戰區軍種保障部。兩大保障機關審核物資需求後，將物資調撥計畫下達至所

屬後方倉庫；並由後方倉庫及物資保障部（分）隊，或借助地方運輸力量，將物資

直接送達任務部隊（楊學銘、荀燁、李錫棟 2018, 126-127）。

註４	 作者高飛撰稿時為中共火箭軍指揮學院教授。

註５	  在農清華的文章中，在戰區部分是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後勤部門」；但在其他共軍學者的文
章中，也有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聯合後勤指揮部」這一名詞。

註６	 作者黃天信撰稿時擔任瀋陽聯勤保障中心少將政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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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戰時，則任務部隊透過指揮信息系統，將物資消耗情況和需求資訊提報戰

區聯合參謀部戰勤局，由該局集中審核、統籌規劃後，依物資需求性質，透過所轄

的戰勤計劃處和力量投送處執行調撥。若為通用物資則下達至戰區聯勤保障中心，

若為專用物資則下達至戰區各軍種之保障部（楊學銘、荀燁、李錫棟 2018, 126-
127），再由該二者將物資透過調用儲備、臨時籌措、就近補充等方式，綜合運用各
種運輸力量，配送到指定地點，以滿足任務部隊的需求，並對使用情況進行業務指

導（劉學、高飛 2017, 35-36）。
戰區在戰時還可能以聯合參謀部戰勤局為主體，納編聯勤保障中心和戰區各

軍種保障部所屬能量，於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內成立聯合後勤指揮部，統一調配指

揮聯勤保障中心和戰區各軍種保障部的資源（楊學銘、荀燁、李錫棟 2018, 126-
127）。若戰區無法獨立滿足需求，研判會透過指揮信息系統，向中央軍委聯合作戰
指揮中心後勤保障部門提出，由後者審核並擬定籌補計畫，指令其他戰區提供支

援。

若為同時動用二個戰區以上的聯合作戰，研判將由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為主

體，在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內成立聯合後勤保障部門，統一調配指揮相關戰

區所屬保障資源，支援跨戰區聯合作戰之遂行。

軍改後共軍戰時聯合後勤保障體系研判如表 2。

表 2　軍改後共軍戰時聯合後勤保障體系

層　級 名　稱 核心單位

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聯合後勤保障部門 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武漢聯

勤保障基地

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聯合後勤指揮部 戰區聯合參謀部戰勤局、聯勤

保障中心、戰區軍種後勤部

說明：作者自行製作

資料來源：農清華（2019）；楊學銘、荀燁、李錫棟（2018）

四、特點與問題

軍改後，共軍聯合後勤保障體系具有下列二項特點：

第一，聯合後勤保障籌畫與作戰籌畫同步程度提高。在新體系下，後勤與裝

備保障透過戰區軍種保障部，作為指揮要素的一環融入聯合作戰指揮體系。理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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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為作戰籌畫提供後勤方面的決策支撐，同步參與作戰籌畫，並且以作戰計畫為指

導，協助制訂聯勤保障計畫（昝旺、牛永界、倪小橋、李子豪 2018, 55-56）。
第二，後勤保障與作戰行動的結合度較高。新體制下的聯勤保障中心，於戰時

的運用基本上是圍繞作戰行動設計，可針對不同的作戰樣式，例如島嶼封控、聯合

火力打擊、邊境地區聯合反擊作戰等，依各作戰行動的特點，確定保障重心與保障

方法（昝旺、牛永界、倪小橋、李子豪 2018, 56）；理論上可改善保障行動與作戰
行動脫節的情形。

換言之，在新的聯合後勤保障體系下，共軍的聯合後勤力量在「從軍委、軍種

到部隊」的領導管理體系中，進行建設與管理；在「從軍委、戰區到部隊」的作戰

指揮體系中，進行編組運用；並以聯勤保障部隊承擔主要的聯勤保障任務，軍種則

分擔部分聯勤保障任務（農清華 2019, 17）。這些設計，在理論上呈現出「建管一
體、平戰一致、作戰訓練保障一體」的優點。

然而，調整後的體制也出現下列四項問題：

第一，扮演聯合作戰後勤主幹的聯勤保障部隊，相較於軍改前編制大量精

簡，例如新成立的儲備供應基地和戰役倉庫，只編設綜合保障隊，難以完成越來越

繁重的保障任務（王薇薇、胡靖 2019, 60）。
第二，戰區物資配送資訊化程度不夠高，影響物流配送技術的發展，也使訊

息傳遞、處理、反饋的速度緩慢，大幅降低物資配送保障的精確度和時效性（楊學

銘、荀燁、李錫棟 2018, 129）。
第三，缺乏完善的政策配套與協調機制，軍民融合的程度不高，使戰區物資透

過民用物流和運輸體系配送的比例較少，不僅加重軍改後編制大量精簡之聯勤保障

部隊負擔，也降低配送效率（楊學銘、荀燁、李錫棟 2018, 130）。
第四，既有的聯合後勤保障網路，與新成立五大戰區各自負責的戰略方向並未

完全吻合，有待進一步調整與建設（昝旺、牛永界、倪小橋、李子豪 2018, 56）。
除現有文獻所提及的問題，研判共軍當前應該存在「聯合後勤信息系統」，但

可能也和「運輸投送信息系統」面臨同樣的問題，即與「一體化作戰指揮平臺」的

整合未完成。在功能上也僅侷限於聯合後勤方案的擬定，還無法從作戰角度出發，

並與聯合作戰方案體系融合（朱峰、管群生、陳子建 2018, 4; 陸挺、王力、陶露菁 
2019, 2）。

7

７

註７	  有關共軍「運輸投送信息系統」的情形，請參閱朱峰、管群生、陳子建（2018, 4）；陸挺、王力、
陶露菁（20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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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軍改後共軍的國防動員體系

依中共軍語，國防動員是「根據國防需要，使社會諸領域全部或部分由平時狀

態轉入戰時或緊急狀態所進行的活動，旨在將國家的國防潛力轉化成國防實力，以

保證國防鬥爭取得勝利」（孫新建、單懿、陳杰紅、郭國良 2018, 126）。
8

８國防動

員的需求項目，主要包括後備力量、裝備物資、交通運輸、信息科技、醫療衛生與

宣傳輿論（陳卓、王昕 2019, 48-49）。

一、軍改後的國防動員體系

軍改後，中共的國防動員體系主要為「國家、省、市、縣」等四級國防動員委

員會（陳文剛、侯彪 2019, 34）。

(一) 國防動員委員會
各級國防動員委員會是由各級軍事機構，與相應政府單位所組成的國防動員工

作議事協調機構。

其中，位在頂層、由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領導的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其辦事機

構「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綜合辦公室」設置於中央軍委國防動員部內，主要負責國

防動員大政方針與相關法規之制定，與監督國防動員法規的實施和國防動員計畫的

執行（中國政府網 2011）。
9

９

省級國防動員委員會的綜合辦事機構設在省軍區（王翼、施小武、朱曉博 
2018, 58），主任為省長，省政府分管國防動員工作之領導人和省軍區司令員為副
主任，但主要決策還是由各省黨委做成（陳文剛、侯彪 2019, 35）。省級國防動員
委員會在有狀況時將轉變為「省域國防動員指揮機構」，是戰區聯合作戰國防動員

籌畫與實施的參與者和組織者，也是本地區國防動員行動的最高領導決策者，下設

協調聯絡部門、指揮控制中心、動員中心、政治工作部門和保障部門（陳文剛、侯

註８	 作者中，陳杰紅與郭國良於撰稿時任職於東部戰區聯合參謀部動員局。

註９	  依據此一通知，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1)貫徹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有關國防動
員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指示；(2)組織擬訂國防動員工作的法律、法規和措施；(3)組織編制國防動
員規劃、計劃；(4)檢查監督國防動員法規的實施和國防動員計畫的執行；(5)協調軍事、經濟、社
會等方面的重大國防動員工作；(6)組織領導全國的人民武裝動員、國民經濟動員、人民防空、交通
戰備工作；(7)行使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賦予的其他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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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 2019, 35-36; 鄭威波 2018, 36-38）
10

１。

市級與縣級國防動員委員會在所蒐獲的文獻中並無詳細的說明，但依據省國防

動員委員會的組織架構，推測如下（鄭威波 2018, 39）：
11

１

1.  市級國防動員委員會的綜合辦事機構設在軍分區，主任為市級領導人，市級政
府分管國防動員工作之領導人和軍分區司令員為副主任，主要決策由市黨委做

成；在有狀況時轉變為「市國防動員指揮機構」，接受「省域國防動員指揮機

構」指揮。

2.  縣級國防動員委員會的綜合辦事機構設在各縣的人民武裝部，主任為縣級領導
人，縣級政府分管國防動員工作之領導人和人民武裝部部長為副主任，主要決

策由縣黨委做成；在有狀況時則轉變為「縣國防動員指揮機構」，接受上級國

防動員指揮機構的指揮。

不過，軍改後的戰區並未設立國防動員委員會，使國防動員工作主要體現在

省域，即縣級以上的人民政府、省國防動員委員會和省軍區系統（陳文剛、侯彪 
2019, 34）。

(二) 省軍區
在此波軍改中，省軍區系統轉隸中央軍委國防動員部領導管理，國防動員工作

成為省軍區系統的「主責主業」（徐國安 2018, 55）。主要任務除國防動員外，還
包括兵役、國防教育、國防設施保護、雙擁工作、軍民融合協調、民兵編組訓練和

老幹部服務保障等，絕大多數都屬於國防動員的範疇（吳小潭、史培良 2019, 44 ; 
李小平 2018, 54）。省軍區的戰時任務，也由防衛向支援保障轉變（于中海 2019, 
35）。

12

１

換言之，軍改後省軍區成為國防動員最主要的執行機構，不僅各省國防動員委

員會的綜合辦事機構設在省軍區（王翼、施小武、朱曉博 2018, 58），省軍區司令
也同時擔任各省黨委會的「戎裝常委」，負起與軍委國防動員部、戰區，與省級政

府間的協調溝通事宜（張國威 2019）。
軍改後的省軍區系統，雖然在「行政管理鏈」上，是接受中央軍委國防動員

部的領導管理，但在「作戰指揮鏈」上，省軍區於平時擔負組織指揮民兵參加搶險

註１	 作者鄭威波撰稿時為寧夏省軍區少將司令員。

註１	  鄭威波所撰寫的文章中提及「市、縣級國防動員指揮機構編成，根據動員工作實際需要，參照省級
國防動員指揮機構設立」。

註１	 作者于中海撰稿時為江蘇省軍區少將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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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安保警戒、反恐維穩等任務（于中海 2019, 36）；戰時也納入戰區聯合作戰
指揮體系，負責「組織指揮國防動員」、「組織後備力量支援保障作戰行動」，與

「保障作戰部隊跨區機動」（于中海 2019, 36 ; 周口店軍分區 2019, 31）。

二、軍改後的國防動員體系與戰區

軍改後國防動員體系與共軍間的分工，原則是「軍隊提需求、國防動員委員會

搞協調、政府抓落實」（徐國安 2018, 56）。在實際執行上，區分為下列步驟：
（一）由戰區聯合參謀部動員局依戰區所擔負的使命任務，根據未來作戰目

的、樣式、規模和任務、參戰兵力兵器的數量及分布、戰爭可能持續時間和激烈程

度等因素，估算戰區部隊各種作戰行動、戰爭不同階段的分段需求量和總需求量，

逐步匯總形成「需求訂單」（張黎鴻 2019, 44），
13

１呈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

（二）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將戰區之「需求訂單」，發交中央軍委國防動員

部，並由後者綜合衡量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國防動員潛力資源和地理區位優

勢，對戰區提報的「需求訂單」進行統籌修訂，並賦予相關省軍區任務（張黎鴻 
2019, 44）。

（三）省軍區負責與需求部隊溝通協調，並透過省級（含）以下國防動員委員

會機制，與省級（含）以下的地方政府聯合制定具體的動員方案。

換言之，軍改後共軍的國防動員體系，其運作機制是區分為「作戰部隊→戰區

軍種→戰區→軍委聯合參謀部」之自下而上的「需求提報機制」，和「軍委聯合參

謀部→軍委國防動員部→省軍區→軍分區、人民武裝部」之自上而下的「任務對接

機制」（徐國安 2018, 56）。
軍改後共軍國防動員體系運作機制如表 3。

表 3　軍改後共軍國防動員體系運作機制

機制別 運作情形

需求提報機制（由下而上） 任務部隊→戰區軍種→戰區聯合參謀部動員局→軍委聯合參謀部

任務對接機制（自上而下） 軍委聯合參謀部→軍委國防動員部→省軍區（省國防動員委員

會）→軍分區（市級國防動員委員會）、人民武裝部（縣級國防

動員委員會）

說明：作者自行製作

資料來源：徐國安（2018）；張黎鴻（2019）

註１	 作者張黎鴻撰稿時為陝西省軍區少將副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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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時運作

中共的軍事理論指出，未來所面臨的戰爭基本型態是「信息化的局部戰爭」。

在此種戰爭型態下，國防動員也會呈現以主要作戰方向「局部動員」為主，主要作

戰方向鄰近地區「輔助動員」與特定行業之「專項動員」為補充的總體態勢（鄭威

波 2018, 36; 韓慶貴、劉宇 2016, 29）；
14

１但要強調的是，此處的「局部」，是相對

於全中國大陸而言，在很多情況下等同於某戰區內的總動員。

在此波軍事改革中，戰區成為最主要的聯合作戰指揮機關。為了能有效動員

轄區範圍內的資源來支援任務部隊，戰區聯合參謀部下設立動員局，以便在戰區聯

合作戰指揮體系中，負責指揮協調後備力量運用、組織動員潛力轉化等任務（岳勝

軍、于超 2017, 15）。
15

１

戰時則以動員局為核心，吸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領導和相關部門，

成立戰區國防動員指揮機構，融入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依中共中央發布的動員

令，組織協調各省進行「局部動員」（岳勝軍、于超 2017, 15, 17）；並負責整合
省、市、縣級國防動員委員會，成立各級軍地聯合的動員指揮機構，共同執行「局

部動員」（岳勝軍、于超 2017, 17）。
研判戰時在戰區或省級國防動員指揮機構下，會於重點方向和主要領域，納編

各級國防動員委員會專業辦公室、民間企業系統領導和任務部隊相關單位人員，成

立專項動員指揮機構來執行「專項動員」任務，例如交通戰備、防空、經濟動員、

信息動員的專項指揮機構（鄭威波 2018, 36, 38）；必要時，專項指揮機構還可直
接指揮民間企業部門的動員工作（鄭威波 2018, 38）。

至於戰區國防動員指揮機構（以動員局為核心）所動員的人力與物力，前者交

由戰區聯合參謀部撥交各用人單位；後者則交由戰區聯合後勤指揮部（以戰勤局為

核心）所指定的單位，如聯勤保障中心（通用物資）或各軍種之保障部（專用物資）

納入庫儲以供調撥。戰區國防動員指揮機構也不排除在戰區聯合後勤指揮部的指導

下，直接將所動員的物資送交需求單位。

綜上所述，軍改後共軍國防動員體系的戰時運作，可區分為由「戰區聯合作戰

指揮中心（國防動員指揮機構）—省級國防動員指揮機構—市縣級國防動員指

揮機構」所形成的「指揮鏈」，和由「國防動員指揮機構—政府職能部門—動

註１	 作者韓慶貴撰稿時擔任軍事科學院國防綜合研究室副主任。

註１	 作者岳勝軍撰稿時為北部戰區聯合參謀部動員局副局長。

pf123.indd   89 2021/12/17   下午 04:24:32



90　中國大陸研究第 64卷第 4期

員企業系統」所形成的「動員鏈」（鄭威波 2018, 40）；以支援戰區任務部隊執行
任務時，所需的後備力量、裝備物資、交通運輸、信息科技、醫療衛生，甚至宣傳

輿論。

若為同時動用二個戰區以上的聯合作戰，研判將由中央軍委國防動員部為主

體，在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內成立國防動員指揮機構，統一調配指揮相關戰

區國防動員指揮機構，支援跨戰區聯合作戰之遂行。

軍改後共軍戰時國防動員體系指揮鏈研判如表 4，戰時戰區國防動員體系運作
情形如圖 1。

表 4　軍改後共軍戰時動員體系指揮鏈研判

層　級 名稱 核心單位

中央軍委 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國防動員

指揮機構

中央軍委國防動員部、國家國防動員委

員會

戰　區 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國防動員指揮

機構

戰區聯合參謀部動員局

省 省級國防動員指揮機構 省軍區、省國防動員委員會

市 市級國防動員指揮機構 軍分區、市國防動員委員會

縣 縣級國防動員指揮機構 人民武裝部、縣國防動員委員會

說明：作者自行製作

資料來源：鄭威波（2018）

圖 1　戰時戰區國防動員體系運作情形

資料來源：鄭威波（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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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性與問題

軍改後，共軍的國防動員體系具有「聚焦於作戰」、「動員模式調整」與「動

員範圍擴大」等三項特點。

第一，「聚焦於作戰」。新設立的戰區聯合參謀部動員局，主要功能聚焦於

作戰。軍改前的七大軍區動員部門，則是作戰與建設合一，但在執行上往往以「建

設」為主，作戰準備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岳勝軍、于超 2017, 17）。
第二，動員模式調整。在軍改過程中，共軍要求根據當前「信息化局部戰爭」

的型態，調整動員模式，由以往抵禦外敵入侵、各軍區獨立實施國土防衛作戰的總

動員模式，調整為「局部動員為主、專項動員為輔」的模式。

第三，動員範圍擴大。在軍改過程中，將「信息動員」等新要素納入動員範

圍，負責的專項指揮機構甚至可將上級的動員指示，越過若干政府部門，直接下達

到各國民經濟動員中心、高新技術產業園區、高新技術企業等，實施動員。

然而，調整後的體制也呈現出「需求方和供給方平時無直接溝通渠道」、「法

規體系不完備」、「計畫不夠詳細」和「信息化程度有待提升」等四項問題。

首先在「需求方和供給方平時無直接溝通渠道」部分，現階段戰區的動員需求

是通過軍委國防動員部與省軍區對接，再由省軍區透過各級國防動員委員會執行。

使需求方的戰區和供給方的政府部門，在平時並無直接溝通渠道；因此，戰時成立

戰區動員指揮機構時，內部勢必要經過一段時間磨合。

在法規體系不完備部分，軍改後動員範圍擴及大量的民間企業，甚至包括不

少高新技術產業的情況下，相關國防動員法規體系仍有待調整與增補。包括國民經

濟動員方面的法律法規、地方性國防動員相關條例，和與國防潛力調查、資源利

用、產品採購、物資徵用、軍民融合等相關措施及辦法（韓秋露、孔昭君、鄭曉童 
2019, 35）。

在計畫不夠詳細部分，既有動員計畫不夠具體詳細，也缺乏能將國家總體動員

計畫、行業動員計畫和專門領域動員計畫高度結合的動員計畫體系（韓秋露、孔昭

君、鄭曉童 2019, 36）。
在信息化程度有待提升部分，共軍的學者指出，軍改後的國防動員體系信息

化程度有待提升（韓秋露、孔昭君、鄭曉童 2019, 36），才能因應「信息化局部戰
爭」所具備動員速度快，與動員項目更多元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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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文獻所提及的問題外，研判共軍當前的「國防動員信息化平臺」（韓秋露、

孔昭君、鄭曉童 2019, 36），可能也和「聯合運輸投送信息系統」面臨同樣問題，
即與「一體化作戰指揮平臺」的整合還未完成；在功能上也還無法從作戰角度出

發，並與聯合作戰方案體系融合（朱峰、管群生、陳子建 2018, 4; 陸挺、王力、陶
露菁 2019, 2）。

16

１

肆、 共軍聯合後勤保障體系和國防動員體系在湖北抗
疫中的運作情形

當 2020年 1月 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作出成立「中央應對疫情工
作領導小組」，並向湖北派出指導組的決策時，中央軍委在同一時間、甚至更早，

就基於「軍委主席負責制」中，「全國武裝力量由軍委主席統一領導和指揮」的要

求，另外成立「中央軍委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指揮共軍「積極參加國務院應

對疫情聯防聯控機制工作」；除派人參加「中央赴湖北指導組」，還組成「軍隊前

方指揮協調組」（解放軍報 2020c）。至於以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為核心，納編國
防動員部等軍委職能部門所組成的「軍隊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聯防聯控工作機

制」，早在 1月 24日就已開始運作（解放軍報 2020c）。
雖然在中共官方媒體的報導中，未詳細敘述「軍隊前方指揮協調組」與由國務

院副總理孫春蘭所率領的「中央赴湖北指導組」間的關聯，但基於軍改後，共軍對

「軍委主席負責制」的強調，研判應該是由中央軍委派員至「中央赴湖北指導組」

內擔任聯絡窗口。「中央赴湖北指導組」經由此一窗口提出需要軍方支援的項目與

數量，並由該窗口轉給中央軍委與「軍隊前方指揮協調組」。

如果「中央赴湖北指導組」所提要求涉及跨戰區的動員與協調，由中央軍委

統籌調度；若是已進入湖北的軍方人力物力即可處理者，就由「軍隊前方指揮協調

組」負責指揮調度。換言之，「中央赴湖北指導組」不能直接指揮調動軍隊，僅能

向軍方提出需求與建議，由軍方按照自身指揮體系來做出決定並下達命令。

註１	  有關共軍「運輸投送信息系統」的情形，請參閱朱峰、管群生、陳子建（2018, 4）；陸挺、王力、
陶露菁（201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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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勤保障體系在湖北抗疫中的表現

軍改後新成立的五大聯勤保障中心主要擔負所支援戰區的物資供應保障、衛勤

保障、運輸投送保障，與軍事設施保障等任務。在這次聯勤保障體系馳援湖北的過

程中，可觀察到下列攸關「衛勤保障、物資供應保障、運輸投送保障」運作的訊息。

(一) 衛勤保障
聯勤保障部隊不僅在五大戰區中，負責物資的籌措與供應，也是戰區戰略投送

指揮體系的核心，承擔支援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的聯合投送計畫、決策等組織籌

畫任務，還掌握共軍百分之七十的衛勤能量（聯勤集結號 2020），使共軍在支援
湖北抗疫的過程中，衛勤人力物資的整備、動員與運送安排，都集中由聯勤保障部

隊負責，在 2020年 2月至 3月底的「抗疫」作戰中，展現一定的效能。光是 2月
2日，聯勤保障部隊運輸投送局就從南京、廣州、蘭州、瀋陽、石家莊、洛陽、信
陽等七個方向，同步裝載醫護人員與物資進入武漢（中國新聞網 2020）。

此外，聯勤保障部隊透過「軍民融合」機制，調動大量人力、建材、器材與物

資，於十天內完成火神山醫院的興建，也在短時間內，於武漢完成三十二個方艙醫

院（解放軍報 2020e）。儘管外界對品質與管理存在不少質疑，但這證明共軍有能
力在短時間內，運用軍方和民間資源，設立並管理多所大型、甚至專門用途的野戰

醫院，收治大規模軍事行動過程中產生的大量傷患。在共軍馳援後，2月 25日武
漢的定點醫院、方艙醫院、隔離治療點和觀察點中，可用病床數達十五萬張，其中

方艙醫院的病床數為三萬張（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 2020）。

(二) 運輸投送保障
為提升戰略投送能力，共軍已啟動戰略投送基地的建設工作。其中，隸屬鄭州

聯勤保障中心的「中心投送基地」，已於 2017年初開始運行（潘宏達、石紅霞、
錢昂、朱良、汪欣 2017, 48），擔負部隊遠程立體投送、戰略物資跨區運輸、國家
和地方應急救援物資支援等任務（張煒鐘、彭富兵 2017, 1）。鄭州「中心投送基
地」所屬的二號與四號貨運站，平時就專責擔任「野營物資及衛生裝備」和「藥品、

食品等應急物資」的預儲和轉運（張煒鐘、彭富兵 2017, 2）。跡象顯示該中心於
這次支援湖北「抗疫」作戰中，在物資供輸、調度與轉運上，扮演關鍵角色。

(三) 物資供應保障
在跨區物資供應保障方面，可觀察到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調度其他戰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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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湖北的情形，雖未直接觀察到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比照戰時成立後勤保障

部門的跡象，但研判至少有以「軍隊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聯防聯控工作機制」

名義，透過「軍隊前方指揮協調組 - 聯勤保障部隊」的支援力量體系（解放軍報 
2020c），實施某種程度的開設。例如在 3月 1日前，共軍就已藉由此一機制，向
武漢緊急調撥四十萬個醫用口罩，配發八千套防護服、五十套正壓防護頭罩、二套

負壓運輸隔離艙，空軍出動三十架次運輸機，向武漢緊急空運軍隊醫療力量和物資

（解放軍報 2020c）。
此外，共軍在軍改中根據「戰區主戰」體制，著手在中央軍委和戰區建立「中

央軍委 -戰區／聯勤保障部隊 -投送力量」所構成的「一體化聯合投送指揮體系」，
也在此次抗疫中，獲得實兵驗證的機會。

例如瀋陽聯勤保障中心將物資輸送到武漢等地的作業，除動用戰區聯勤保障部

隊直轄投送單位，也透過北部戰區軍事運輸投送調度中心，動員中鐵集團瀋陽局、

哈爾濱局、濟南局、呼和浩特局及戰區範圍內，共二十六個運輸企事業單位共同實

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20a）。鄭州聯勤保障中心也透過駐湖北機場集團、
武漢鐵路局集團公司等單位的軍事代表辦公室，實施物資與人員的接收與投送（中

國軍網 2020）。
然而，共軍的聯勤保障體系在湖北抗疫中的表現，雖受到共軍官方傳播媒體的

讚揚，但仍可觀察到存在下列二項問題：

第一，若照前述戰時運作體制，應於中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內設置聯合

後勤指揮部（參閱表 2），負責統整相關資源，但在湖北抗疫過程中，前述戰區戰
時機制似乎未設立，而是由「中央軍委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派出「軍隊前方指

揮協調組」，前往湖北統整相關資源，並直接指揮聯勤保障部隊與戰區軍種所屬單

位。可能原因除中央軍委習慣以軍委派出單位的模式，處理跨戰區行動外，是否與

2020年年初時，中部戰區聯合參謀部戰勤局等尚未具備足夠能量，或相關機制的
運作還未上軌道有關，尚待進一步觀察。

第二，在湖北抗疫過程中，共軍以空中輸送為主的戰略投送保障能力獲得不少

注目，但共軍戰略投送體系在湖北抗疫中的表現，是在中共傾全國之力，集中支援

湖北一省，且投送之人員與物資相對單純的情況下所獲致。而此次抗疫作戰，無論

在投送的複雜度、數量與強度上，離日後可能發生之大規模聯合作戰，例如武力犯

臺，所要達到的標準還有相當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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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防動員體系在湖北抗疫中的表現

在 2020年 1月下旬共軍大舉投入「抗疫」時，所需物資初期取自共軍庫儲，
特別是武漢聯勤保障基地及五大聯勤保障中心；但隨著疫情擴大，庫儲不敷所需。

使得對武漢與湖北境內疫區的物資供應，包括部分防疫物資與全部的民生物資，必

須由湖北及各地省軍區，透過動員民間物力與運輸工具的方式填補。

在國防動員體系支援「抗疫」的過程中，可發現攸關「國防動員資訊數據化實

戰運用」、「輔助動員」、「支援跨區機動」、「專項動員」與「新質民兵與新科

技動員」之相關訊息。

(一) 國防動員資訊數據化實戰運用
例如安徽、河北、湖南、河南、陝西、寧夏等省軍區，與內蒙古軍區，就從

各自「國防動員潛力資料庫」所儲存的數據資料，遴選轄區內物資儲備量較大的企

業，籌措各類生活和醫療物資（解放軍報 2020d），再透過湖北省軍區輸送到疫情
較嚴重的地區。事實上，武漢火神山醫院之所以能在十天內完成，部分原因是武漢

市在 2019年 10月初步完成「國防動員潛力調查」，對相關建材、物資與人力有一
定的掌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20b）。

(二) 輔助動員模式實兵演練
除湖北省當地進行動員外，共軍也指派十九個省軍區（或警備區），專責對湖

北某個重災區供應物資（解放軍報 2020e）；形同對共軍支援特定戰略方向大規模
軍事行動時，所計畫的「輔助動員」模式進行驗證。

(三) 支援跨區機動實兵演練
支援作戰部隊及物資的跨區機動，包括民用運輸工具的動員編組，也是省軍區

的重要職能。這些運輸工作除部分是向戰區軍事運輸投送調度中心申請支援，其餘

則是協調民間運輸及物流業者實施。例如浙江省軍區就協調民營物流業者，組織航

空運輸十餘架次、陸運七百六十餘車次，於 2020年 2月 22日向湖北承運物資一千
餘萬件、消毒液九十餘噸（解放軍報 2020a）。

而從 2020年 1月 24日至 2月 17日，中共透過動員機制，由中國民航局出面
組成重大航空運輸機制，組織協調二十九家航空公司，先後運送各省市的醫療隊

和醫用物資；共飛行四一一架次，運送醫護人員二萬餘人，防疫物資近九千噸（海

pf123.indd   95 2021/12/17   下午 04:24:32



96　中國大陸研究第 64卷第 4期

軍、李桂遠 2020, 6）。
17

１

(四) 專項動員模式實兵演練
截至 2020年 3月上旬，國防動員體系共動員中國大陸內外共三十餘家物流企

業，投入防疫物資的採購、倉儲、運輸、配送等方面（解放軍報 2020f ）；形同對
以特定行業為主的「專項動員」進行實兵演練。

(五) 新質民兵與新科技動員
截至 2020年 3月 1日，二十八個省軍區（警備區）每天出動民兵約二十萬人，

配合各地方政府完成外來人員管理、場所消毒、物資運輸、防疫宣傳等任務（解放

軍報 2020c）。
在若干省軍區動員的民兵中，還包括心理諮商、無人機、資訊網路等「新質

民兵」（解放軍報 2020a）。
18

１特別是無人機部分，中共藉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協助無

人機定位，還宣稱在重點防控區域內，可集結上百架無人機，快速精準投送應急物

資；甚至搭建由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提供服務的網上「無人機戰疫平臺」，可支援上

萬架無人機，實現精準噴灑、巡檢喊話等防疫作業（解放軍報 2020b）。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動員過程中初試啼聲的「新質民兵」，以及北斗等

先進科技系統與民間物流業者的結合，對共軍日後遂行大規模軍事行動，例如武力

犯臺時的動員過程中，在投送精確度與複雜流程的管控方面所可能造成的影響，特

別是對加快或維持作戰節奏所可能產生的連鎖反應，也格外值得關注。

然而，共軍的國防動員體系在此次湖北抗疫中的表現，雖受到共軍官方傳播媒

體的讚揚，但仍可觀察到存在下列四項問題：

第一，相關指揮機制運作還未上軌道。若照前述戰時運作體制，此次湖北地

區的「疫情防控狙擊戰」，應由中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設置國防動員指揮機構

（參閱表 4），負責動員轄區內相關資源。但在湖北抗疫過程中，前述戰時動員指
揮機構似乎並未設立；而是由「中央軍委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派出「軍隊前方

指揮協調組」前往湖北，直接指揮戰區相關機構和省軍區。可能原因除中央軍委習

慣以軍委派出單位模式，處理跨戰區行動外，是否與 2020年年初，中部戰區聯合
參謀部動員局等尚未具備足夠能量，或相關機制的運作還未上軌道有關，尚待進一

註１	 作者海軍撰稿時為中共陸軍軍事交通學院聯合投送系博士教授。

註１	  例如山東省棗莊市就動員 52名心理專家，為武漢地區 5000餘戶群眾提供網上診療、心理健康輔導
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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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觀察。

第二，目前共軍的國防動員體系，在平時是由中央軍委國防動員部直接領導省

軍區；戰區的動員需求是透過國防動員部與省軍區進行對接。例如此次湖北抗疫，

湖北省軍區實際上是對「中央軍委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派駐湖北的「軍隊前方

指揮協調組」，而非對中部戰區負責。此種設計將形成主導作戰的戰區，在平時與

負責動員的各省軍區無直接對接管道；這是否會影響戰時國防動員體系融入聯合作

戰指揮的效率，共軍內部仍在辯論中。

第三，省軍區系統還在調整改革的過渡階段。不僅人少事繁，許多與「軍民融

合」和國防動員有關的機制也還在摸索，使各地省軍區表現不一。例如三十一個省

區市，雖然都已依據「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回應」實施動員，但和湖北進行

「專案對接」的只有十九個（解放軍報 2020f ）。
第四，缺乏完整的預案體系。部分省軍區在執行動員與運輸任務時，明顯是臨

時抱佛腳，而非按照先前已存在的計畫執行。這可能代表當前共軍在日常戰備預案

方面，只對現役力量的行動進行規劃，未規範後備力量的行動；非戰爭軍事行動預

案與政府應急預案銜接也不緊密，顯示當前共軍在國防動員的預案體系上，並不完

備（令狐亞軍 2019, 39）。

伍、結語

為了能在武力犯臺時「速戰速決」，共軍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完成數十萬部隊

及大量物資的整備，然後再經由海上與空中實施中遠程的投送；並且使整個投送作

業能滿足「資訊化條件下局部戰爭」，在精確度上的高度要求。整個過程中，共軍

的聯勤保障與國防動員體系，將扮演關鍵的角色；因此共軍在此次軍改中，採取許

多措施以提升這二大體系支援現代大規模聯合作戰的能力。而 2020年中共在湖北
的「疫情防控狙擊戰」，讓外界得以觀察這些調整措施的內容與運作成效。

對中華民國而言，共軍聯勤保障與國防動員能力的提升，意味著共軍不僅能逐

步縮短將大量部隊、裝備與物資，從大陸各地投送到臺灣本島周邊所需時間；也能

降低因增援部隊與物資輸送延遲或錯誤，導致作戰節奏被打亂的機率。這將對國軍

的防衛作戰，造成下列不利影響：第一，壓縮預警時間，使國軍無法在共軍發動攻

擊前，完成平戰轉換與後備動員；第二，使國軍越來越難掌握戰場的主動權，並獲

得調整態勢所需的時間。但從聯勤保障體系與國防動員體系在湖北地區「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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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擊戰」所呈現的問題觀之，共軍還有許多部分尚待改進與調整。

由於共軍此次軍改所牽動的層面既多且廣，聯勤保障與國防動員體系之建設又

涉及其他中央部會、地方政府、大量民間企業，和複雜的資訊整合與基礎建設新建

改良。因此，共軍要將其聯勤保障與國防動員能力，提升至可在武力犯臺時「速戰

速決」的標準，研判還需要相當的時間。

*　　*　　*

 （收件：110年 1月 6日，接受：110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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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A’s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and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Mechanism after the Military Reforms: 

Support for Hubei’s Fight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s an Example

Chung Chieh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Policy Foundation

Abstract

After Xi Jinping issued a mobilization order to “deepen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 on November 24, 2015, the PLA began to adjust the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system and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system.

In the most recent rounds of military reforms, the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branch underwent some major changes in “relations between commanding 
systems,” “support force capacity,”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joint operations 
command mechanism.”

The adjustment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system focuses on the 
transfer of the provincial military districts to the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making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the main task of the provincial military districts system. It also 
helps the provincial military districts to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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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cy for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When the PLA was ordered to invest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ew coronary pneumonia across Hubei in early 2020,the troops at the time 
comprised of the main two systems from the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and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who were dispatched to Hubei Province where the 
epicenter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was located.

In the fight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pandemic, the PLA’s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branch had the chance to prove itself in real-life situations, from 
providing support in the materials supply, in the medical service, as well as in 
the transportation and delivery aspect.

From the support that the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branch provided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we can conclude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data” was practice to real-life situations, such as 
the following: “auxiliary mobilization” was tested; “trans-regional maneuvers” 
were launched with actual deployment of troops; “specific mobilization” was 
launched as part of the deployment; and “new types of militia” were mobilized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tainment of the disease.

Keywords: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Provincial 
Military District, The Fight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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